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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幾年間，居然可以儲得一些積蓄，按照以 

削的人所說，應該是「私己錢」吧！ 

用到「居然」這一字眼，當是連自己也想不 

到的。此話怎講？因爲我這®
人 
，向來就不善 

於理財，是那種有錢就要用尤的人。有朋友替 

我看拿紋，就曾說我五隻手指靠el 時
，隻隻手

指之間都有隙孔，天生是不可能有錢 

剩的。
對於這些掌相之言，當然是不可盡 

信
。但事實上，由開始踏入社會做事 

，便發
11很不善理財，錢都花在一些 

無無謂謂的開支上面。後來，每次出 

糧都盡數交給母親，再拿取自己日常 

的開支，也
就
養
，要母親帮我做儲 

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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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之後

- 

，兩夫婦合

—

共一個儲蓄

戶口，也還

是要依頼丈 

• 

夫
。後來，有個女友說：「你這樣子 

星
己 
不值得禽私己，將專什麼事情發生 

，吃16

的是自己
IB!
這不是教唆你不 

1^02

信任丈夫，但女人最緊要是經濟
86立

，樣樣都要依靠、依頼他人，怎麽16  

，
亦覺得女友之言甚有道理，於是就 

|
「的起心肝」，自己跑去銀行関了-

一個儲蓄戶口，實行做其「個 «
戶」。哈
，居然

又行得通，這
些
莱
，已是薄有積番了。 

人
，有時眞是要被迫罢立的，丈夫雖然好， 

雖然可 * 
，但到底，還是目己身邊有個錢較爲

書信 *
好 

♦
，近期我猛 

■
然*
多
。一 

•
封又一封的 

M

，不斷地從 

• 
馬來西亞的 

吉隆坡、雪

« ^̂
天施 蹙

芯
>::留
连
・
莪
、沙
・
瞽
來
，有認識的，也 

V
醫
才
陌
生
的
名
字■
人生*

: 是神奇。我 

幾啦̂
^

不過到彼 *
三天，開會見面遠不到 

七十二小時，可是他們已經把我記 

.̂

r̂̂
^
住
。都說我爲人外表沉默，其實 « 

*
^
。 «
，熱情如火。更有朋友在飘上角 

..-:
:.--
*:靄
:/-.
--:::/ 
我寫長篇印象記，使認識面更# 大 

^
^
^
。不認識的也因爲文章而認■
了
。 

: 
生活忙，也爲囘信忙。M

*

别人給 

一@
愛.
你信，你不囘是大大的不敬。滿送 

一
登
二
唸  

-::::，熱情的等待，我若讓他失望，乃對 

不住他！我又非什麼大人物，一介 

^
^
^
^
 
武男鈍夫而能在他人心中佔據 一 角 

，多麽難得，是我前生不敢去想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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彦 
事啊。

書信少了血飾，不是創作，可以寫眞話，直爽 

，不
窘
什麼顧忌。近讀阿濃一本新書「聽君一 

席話」，篇奇地發現全 

ass

戀都是沒有結果， 

都是由「囘信」集成，
不敢結交一位很好的男 

短的三四百字，長的五 
挨
，問is

該怎麽辦？假 

六百言，有時還把讀友 
使是老羅，一 定會覺得 

*•信附在他的同信之末 
這個問題十分
II手
，未 

。這樣的書當然十分好 
备囘答得恰到好處。 

讀
。作者的確也回答得 
但落到作者筆下，却使 

十分 *
誠親切，不管他 
我這個大粗人也心服了 

這一 
批信是普被邀解 
。作者的看法是「順其 

答靑少年問題而寫，還
目
然
」，增加點人生經 

是他的偶像直接求敎。*
也沒什麽。至於有結 

有些道理好似很淺，但 
果沒結果，倒非絕對的 

也不容易囘答。實在非 
：「第一次談憲愛便結 

有一 
定的思想水平和修 
婚的不止一對，當然後 

養不可。比如對於初鑾 
來又 •
婚的也有，至今 

，有一位女 8
子因爲■
仍然恩愛的同樣存在。

责鈑時加敷滴醋之後 
主人：「是的，可是 

，做好的飯，可久放不 
在我這些書還沒有還人

少
女
十
五
二
十
時

壞
。

家之前，我實在不好意

糸試詁詁摩重重|

爲使飯煲的飯在夏天 
思去向人家借書架。」 

久価不壊，也可在飯裡 

酒
中
簣Sil  

加少許的酸。 

酒 *•
弟
船
師
发
：「

凭什麽喝醉酒的人硬要

說他沒有醉呢？
」

酒師父：「因爲喝酒 

» 臭
运
舌 

的人如果說醉了，别人 

* 

也就不會再給他酒喝了 

「我有一個笑話，不
。」 

知道跟你說遇沒有？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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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笑焉？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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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：「不得了，我 

美
警
定
計
有
說 
球
7

會計小姐發瘋 

過
。；

董事長：「大驚小怪 

不
好
意
思 

，把加送醫院就行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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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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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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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

黃 强
炉

力0

客人讚不絕口：「你 
經理：「可是她發瘋 

這裡的藏書可眞是琳瑯 
時
，把保險箱裡的現金 

滿目，可惜書架嫌太少 
全都焼光了！」 

了一點，爲什麽不添置 
董事長：「那
，我也

要疲了！
」

一 些書架？
」

」確是如此呢！

就可減輕其酸度。

我實在喜歡書信。故 
烹調魚類海鮮時，最 

無論多麼忙碌，要看的 
後加小量的
11，可消除 

書可以不看，但朋友的 
腥臭味■ 

來信從來不曾不看。尤 
洋葱的葱味沾在手上 

其是遠自南洋朋友的來 
時
，可用醋洗凈。

信
，她們視我爲兄長、 

炒咖喔時，在罐火前 

老師，常提出些問題，
加些醋，就會變成獨特 

令我無法不囘信。我更 
的風味。

感動於他們的友情，也 
想除去黃瓜的苦味， 

喜歡他們的直爽，不像 
最好將黃瓜浸泡在醋水 

報上刊文章，有時盡是 
裡稍長時間就可以了。

夢I  底一 
卸8噩曇  
»

粱

好
話
，心想：我豈有這 

麽
美
這
嘉
，有時又被 

人咒屬，心想：我眞的 

可有這樣壊這樣衰嗎？ 

88

的
妙
用
法
： 

和好的芥末，加少量 

的醋，可經久不壞。 

越味重的東西，沒些 

S
時
，它就變好味了。 

用加醋的熱水 *
菜時 

，它
的顏喜别鲜美。 

滑溜溜的芋頭，用加 

醋的熱水責數分鐘後， 

就容易拿了。

用加醋的熟裘海带 

時
，它可變成柔软。

#
漬小菜，如過酸時 

，可在m
標裡加些ei

，

PPM 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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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次和雨位女朋 

友談起丈夫對我們 

J

化粧的意見。嘉說

我

的

化

:
「我的那人好像沒有特别意見，即使化了個艶粧，他也是無動於中， 

有時問他好看否，他也只是一句r

無所謂』。所以我也 *
得化了。」萍 

說：「我的丈夫可能是美國人關係，他倒很重視我化不化粧呢！甚至有 

次我說自己鼻子不大好看，他還建議我去整容。所以有時舆他外出、和

朋友吃飯或上班，我也會 

化
ti淡粧。但近年來各 

免則免了，因爲長時間化 

粧會令皮膚粗糙，所以現 

在也步以*:

面目示人，但 

看不慣的朋友還以爲我病 

了
。」

华
前
後
，靚舆不靚總 

■
是見仁見智，不過總之就 

可添了點顏色吧。我個人就 

BS很少很少化粧的，一來担 

—心化粧品有傷皮 *
，還是 

■
自然點好，二來也沒時間 

和心情去學化粧(
實在是

匡

門很深的學問吧)
。如果說我化粧，那就只限於搽點朋脂和塗點口紅吧 

，除了飮宴5
合我這樣做外，有時心情很壊或心情很好我都會如此，就 

是給自己添點顏色，着來特别些。

我不重視化粧，但却很着重皮质保養和頭髮護理，較昂貴的洗面液和 

牧縮水，還有潤膚膏我也捨得買(
幸而價得往有七五折的藥房買，可怪 

得多)
，每晚睡前工夫做足；然後每星期會找來ar

蛋黄、橄欖油和香蕉 

S
爲敷面，另外蛋淸也 «
入檄欖油和些少蜜糖果塢頭髪，丈夫說我是 

用了一份早餐美容。有什麼 *
法 *
，愛美是人之H

al!

方便，最起碼，亦.使目己多增加一 
點兒段濟頭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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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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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」,
那也只是一些文人3
 

协
天
令
人
情

W

爽自 
畫那些生活優悠閒適的人

，才有空去吟秋說愁，一般 

秋
，終於來了，那是我每天一早一 
晚上下班 
的勞苦大衆，終日爲口奔

B1，夏去秋來，只看作 

的路上所惑受到的。近日的淸早，走在路上巳 
是時序的更替，那有閒情去悲寂寥？當然，氣候

對人的情緒會有或多或少的影响，但更 

。重要的是 
ti人所處在的環境以及當時的 

11人生際遇。試問，-  

B

意氣風發、事事 

a

如意的人，他又怎會被秋風吹得愁腸百 

q

結呢？悲秋的人，也多是情緖低落，心 

■
境欠佳的人，自然Baeg、

冷落的景象 

觸發起內心潜在着的感情，也就覺得秋

不再見着金色的朝陽。晨風拂來，是O
FI-一一一  

那秋日特有的乾爽、清凉，這
是
夏
日
二
嘗
応
方 

的早晨所不會有的感覺。傍晚下班囘0
雇
爲
育 

來
，原先那 R
熱氣蒸 «
也湾失了，夕 XA1

 

陽亦早無影迹，夜W
ti 陣

陣
凉
風
之
中
「*
♦
一 

早早垂下，未入家門，巳見萬家燈火 
咨，X
 

了
。我喜歡秋日，因爲秋日所特有的清凉乾爽的 

風引來离縷愁緒了。

天氣，使人覺得精神爽利，不像夏日炎炎，敎 
曾讀到一首詩：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 

人倦怠慵 «
。在北國的秋日，但見落葉紛飛，
勝春潮。晴空-
鶴排雲上，便引詩情到碧脅。」 

有着一股濃烈肅殺的氣乐，令人不免會湧起一 
看
，這秋日詩的作者，精神多振奮，那有一絲兒 

陣莫名的愁緒。不過，所謂「秋風秋雨撩人思 
悲愁之情？

這
款
男
士
冬 
8. 
，十
分
俊
朗
。

M
&1SW

昆a
昆廖 
果豪-
爱光可・」而就不得不使 

*
了把頭髪植得貼貼服服，達到 
有人篇了避免「m

i

」的油*
， 

「鬟光可一■」

的程度，則 «
頭的時 
备
「髮■
」。髮
墨
稀»
般的東 

候
，不*
不把一些苗夠起着方點作 
，沒有油腻惑覺，它是用一種粉質 

用的東西，加在頭髮上。這些東西 
加清水■
成
。 *
頭時，要把髪II

塗 

，就是W
*

、髮it、

髪 *,
薯
人 

111 全部頭髮，也就是全部頭髮都弄 △
 

中
國
科
學
家
傳
畧
記
或
老
 

II

於盛国柒:ISIK

的ill

務界的篇s
。核患者感 

話
，巳畧爲介紹遇，這
謝 B
國給他第二次生命 

裡根據「中11

科*1*

傳 
，會撰文於「III 建日報 

W

辭典」的內文摘錄有 
」.

闕盛敎授的一些記述。 

「盛風荣 *
數十年 
68 

「盛H
I 榮

。著名中・
床經驗和對中■
學的精 

£

、教授、幅建中口
心研究，自五十年代以 

學院副院長，一
九二二來，撰寫並發表了各IB  

年十一昌五日生，福
中 #
學
論
苓
十
餘
第
， 

建省南安藤特山赤壁鄉 
大致有如下方面：

」工作時，會自編一些「順口 8
」，收 »*
大 

。這些順口溜，形式也近乎「H
b

文
」，不通

庚府人有一句 

俗语：「門埋門

千字文

遊白III

遊白霎」人言在家中算家務操劳，手不停、脚 

不停，或在店第之中整日行來行往的工作，便 

曰：「門埋門遊白雲」。

se

「白雲」，是指白雲山，白婁意聚三

近日事合・發表■
査結果，中・仍有二億二千 
所用字、詞
，比
「千字文」更淺白。

离人是文盲，佔人口比率百分之二十。高伯雨先 
現在「u
橋翻新」行不行呢？不行了。因爲

生
「一一

策」曰：何不在落後地匾敎人II

「千字文 
「千
姜
」中的字，大部份由於是繁»
已被慶 

」呢？ 

除
，或成了「生僻字」而不許使用。這 

一本屬於民族文化遺產之物，只有成爲 

「古・」了
。

占
人
，s«

這樣重視人家，修視自 

己
，奈何！

長期以來，許多事情，都是播枉#
正 

的(
有口號日，「不通正不能播枉」，

十多個峰，面積 

約二十八平方公 eH
BB

白雲山，RIK

花 

不少脚力也。 

但廣州人養 

遊白雲，却十分 

热烈，所以竟成 

爲俗82。

廣州人

熟讓「千字文」，何書不**

文盲！ 

記得茗就在入學 
SI畐
背
誦
「千字文」 

-
半；入學後，一直是名列前茅。這件 

事
，尚有年登耄重的前M
爲証。「千字 

文」，四字一句，押85,

非常易唸、易 

記
。囘想熟讀「千字文」的童年，仍IK

81

之爲頭・、頭86、

頭 

漿
。想到植頭時要用這些 

東西， X
 是有點「不寒 

而慄J

。這幾硬植髮用

濕
，然後極頭。一會兒 

，它就 
16 了
。鬟81

乾了 

之後，就把頭髪漿住，

上n
A

天刀 程
如4

里
，主蜂乃摩星 

事
，高三百八十 

三公尺，每雷秋 

晴
，白!#*■

，  

僚統山間，故稱 

白雲山。遊一同.
一小品

全部頭1K

變成一個硬充 

，風吹也不會数■
。但 

品
，i
5
*
5
1
3
。無
是
，鬟II

的一個最大的缺點，是
「

有趣。假如人・能有「第二世」，希望尼時能再 
流算至今)
。估
警
干
年
後
，「千W

X」

會重 

讀
「E
子文」。高伯雨先生作此「獻策」，顧然 
新受到窗視，「喜
今
用
」。正如高伯雨先生

liiH
H

iii  
遊白雲山之热潮 

是在每年之七月

「關於S
學 

理論方面，他曾 

應用r

運氣」學 

說於乙型腦炎、 

肝炎酱臨床療 

效
，曾發表r
中

「盛國榮出身 

於 
一 個世代行醫 
不 

的家庭，他
家
阻
一
老
匯
卢 

m
懸證，名傳閩 
一
堂
岬
煉 

南一帶，傳1
 国鬱1四 

国榮，巳歷八代。：：：*
所說的氣和血的研究

論那個牌子的髪*
，高級的、低級 
碰不得」的
，冨它把頭髪結成一個 

的
，繰
倉
、紅
畠
、無
畠
，都 
硬克時，只要碰它一下，硬壳就裂 

離不開了「花士苓」，把一大團的 
了
，頭髮也散開了。

「花士苓」縄到頭髮上去，其令人 

一些惡作劇的人，雷用一一® 

餐堪之處，可想而知。但是，你如 
蠢
，使用髪片  

»

頭的人出醜。

二十五日。相傳這日是it

仙 «
， »
安期服了蒲 

潤之菖18

，在道天跨鶴仙去。從前廣州人在早 

一天，二十四早便結際上白雲山，男女老幼， 

絡揮不*
，到達浦澗先洗蒲淘水，指飮幾口， 

再登第仙祠席 *
坐臥一宵，稱爲「打 *
氣
」。

亦在童年大受「M
b

文
」之惠也。

說
，現代的人，不論寫文章或口頭語，常用到

囘
憶
五
十
年
奇
，茗翁在內 
16參加「掃
除
文
盲
「千字文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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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聚在一 

傘未張開許 
1|議 

|

‘，
‘

ei 的時候，多 

是自稱陽大的。

小明與小强亦無例外，然而來來去去*
形 

容目己的强大，已   

@
說到原了，有一天，小明 

便改變話題曰：「倒不如談談别的。」小强然 

之
。-但改什麽題目花？也是硏究多時，才决定了 

是形容女人之私處大。

女人不比男人，男人以陽大爲榮，女人則以 

陰闊爲恥的，所以誇張戶大，倒並不是一 
囘什 

麽光釆的亭。

「一九五九年，旅菲 
』等論文。關於我國陰 

華僑商人吳某患食道癌 
陽五行學說的研究，曾 

、在馬尼拉醫院施手術 
發表r

我對中 e
營衛的 

後
，癌腫轉移，已到晚 
新依*
」、「陰陽在中 

期
，囘國延醫。盛國榮 
醫學中的應用』等酷文 

用漳州產的片仔 *
，配 
.

提出中醫的『 * 

服中藥治療，癌腫得到 
氣j
近似現代醫學的白 

顯著的控制和緩解後， 
血球等觀點，引起中ei  

返囘住地，引整昌地醫 
界的重視。」一 

」

5

「里
臨
一 

堆
」，正如潮流興「夾B
A
N
D
」 

一M
斗
」 

一樣，他道：「立法局碧四人組 

正當有些人要在政途 
，他們何嘗不是玩得好制・！」的 

謀出路時，却
有
現
任
議
確
，李柱銘、司徒華、陳濟强、林 

員公開表一香己下屆「
鉅成的四人組，在立法局內「玩」 

唔玩」了！那些人正在 
得狗熱闌，最近，更「玩J

到上街 

「玩
」得興高采烈，何
，爲爭取八八直選派傳單、呼e
途 

以
「斯人獨憔悴」？ 
人簽名。高漢釗先生討厭「埋堆」

『港 月物

本來，5

m

i

- 
種榮■
，但 

是
，香港人似乎對這種榮 
91十分淡泊，因此， 

有資格的選民，絕大多數都是不願登記，這等 

於放棄自己的選民資格。

在下曾於夠資格的智民，在認獣的朋友中 

，也有不少是夠資格的選民，但是，他們與在 

下的心態看來相差不逮，除非有人上門登記，

8

目

鼠

八叁q

否則，絕對沒有興趣自動登 

記
。

:

不願做選民，也等於不願 

當 
投票選舉。

■
 
本來，所謂選賢舉能，這 

是選民的責任，如果選舉棄 

民
權
，將來選出的蛛味與無能 

J

的議員也得接受。

在與育資格的選民談起不 

願當選民的原因，原
來
变

公開表示「唔玩」的
，他們四人組則以「埋堆」爲樂事 

，乃是中西區區議會主 
。是否高先生不能重應時代潮流呢 

」
—— 
席高漢釗先生，據
報
載
？我亞八以高先生萌退隱之意爲博 

，他是討厭「埋堆」、「乞票」、
事
，胡亂雨先生則認爲高先生這種 

「III 敷」……那一套，又認篇目前 
做法是舆港府抬槓，他道：「當局 

的政制是「迷失方向」的
，所以沒 
日日夜夜呼■
市民登醫選民，積

變 焦 眼

18

個大男人在讓診：

潮流興二人
—
，沒有那度多繁文je

節
，較 

少客觀(
包括家長)
的干預，註册之後，禮儀 

不拘，算不算已到惠愛，婚姻統一 
和
君
的
貧 

，男女是否已然平等？

孫奉詔爲還未算， 
88是在「力求」和讀統一 

的通程中。他舉 
一 個很普通的例子：就算雙方 

最開通，一 般都有個所謂議婚的階段，總要談 

一些條件，如「安家費」、「擅手」之類，就 

無疑是過去所謂緑』或聘禮的變相•，就算沒有

\
 
我倒有點相信，天才和值子的名字，有一 

時常常連在一起，一個偉大的天才，在行 

爲上，有時做出來却變成瘋子般令人・目 

天
，因爲非 
一 般常人的行徑，叫人見了不可 

思議。
亦許天才有時有 - 
種異乎尋常的衝動■ 

才 
想人所不能想，做人所不敢做，與世俗格 

二
格
不
入
，因此是天才，又是值子，有時又 

神經兮兮的，要不然也許就不是天才了。一 

大概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，多 
一句呑囘 

去
，少一句不敢說，人人都是這樣，做事假使依 

足
纂
，變成人人都依這樣的法則，那麽既不能 

突破，亦不能駭俗。比如李淸照詞聲聲慢，開始 

便大胆的用了一 
大堆叠字••
尋尋覓覓悽悽惨惨戚 

戚共五句，也許在她之前已有人用過 

羣子，但未必是連用五叠，有動作有「1;;^  

感情，變成千古傳頌佳句，^
%
^
1
^

小明先說

••
「說
到
戶
、 

闊
，我
曾
一C
 

度宿娼，其
U
 

戶奇闊，我

是左驗右 
16

，驗到笑起

來
，因篇從 

未見通如此 

一望無際的 

陰處C
該娼 

日••r

育 

好笑之有， 

你
簧
從
比

有興趣「玩」下去。 

極參與，高先生却宣佈晤玩，如此 

胡亀雨先生則認爲，潮流興「埋
怎*8

鼓励市民積極參與？」・

穿
芒

爲了怕投票，因爲 
一票在手，如何選擇對家， 

這的確爲II

，因爲那些參選者，人人的選舉政 

綱都是爲居民謀福利，但被選後縛來能否言行 

一致，這是未知之數•，如果只是按參選者的政 

綱投票，這難免有如買六合彩，不幸投到一個 

-
行不對言的議員，這等於自己也有責任，因此 

，這種義務便沒有興趣了。
/

類門戶II

出來才有生命的，何以如比大*
小怪 

』？我答曰：rait 然如此，但汝之門戶是如此 

寛大，婴孩鑽出來以後，成長了十年八戟後， 

依然可以囘進去，那才是一種奇妙之處。』」 

輪到小强則說：「我年前認識一女，翼是奇 

闊
，每次舆我合，均要我用手爲之慰藉，有囘 

天下雨，備有雨傘，竟然要我連傘帝臂均伸入 

，仍未惑滿足，我對之日：傘IT

均入矣，尙有 

何求哉？彼曰：傘

雖入內，然向未張 

-
)
=
r}
 

開
，是以故仍惑空 

工
出
卞 

虛也。」 

C
 

香港居民往內地的多，冨內地開放後，香港 

居民與內地建立多種關係，例如往內地購樓與 

触承遺產等，置本人因故不能往內地，耍委 

託內地别人作代表，則需要內地所承認的香港 

律師來辦。胞弟服務于上海中國銀行外瀬部， 

未婚，亦無領*5

子女，他逝世後的遺產中有 

人民幣一 
萬三千餘元，應由他的一 
兄一 
姊與二 

妹繼承，我這長兄，要由長女代領我所得的-

這方面的討價 

還價，小兩口 

子總會談到經 

濟分配的問題 

，層樓點供法 

?
入息點分配 

、各種家用邊 

個付，諸如此 

類的問題，都 

反映了經濟地 

位的不平等。

足「三書六 
II 

」的過門形式 

F

，但聘禮這同 

事還很普遍。 

今 
在人類學家看 

网
來
，這是古時 

4
 
候買資婚的殘 

賣
餘
。

昏 
當然，今天 

"

的
「買寶」， 

不像過去那樣 

赤裸裸。譬如

是
？
果
十
示
，過 

就
嗎
如
她
表
你
愛 

面
話
，那愛經

恨 ■

這樣的方法，不過是向她那裡學來的 

。不過她在當時是否有被人認爲不守 

婦
道
曹
，我們不知，但她詞中所表 

現的，在當時女界奮未必肯認同， 

時至今日我們自然不覺忌麼樣。 

但有 一 種情形是當年不覺怎樣，但 

我們今天看起來却雞理解，覺得怎麽 

會這樣呢？

炉

^醬
 

醋
 

茶

菩薩蠻 
月
餅
 

買
其
月
餅
非
常
易
，未到 

中
秋
先
・
試
。日
日
好
輕
事
， 

再
如
蓮
子
善
。

頗II

甜
且■
,
*
吃殊非 

美
！ « 例
淺*
之
，故
而* 此 

B
E・

势 醒 目 詩
 

詞
 醒 目 人 

玉

昆

現在少有依

伍族，不久的過去，在男女雙方議婚時，還時 

興付「資姑娘錢」，擺明就是對女方失去一個 

勞動力的補償。

過去許多民族中有所謂「服役婚」，是「力 

役婚」的一積，丈夫入警到女家，爲女家義務 

勞動，就是一種補償妻子「身價」的行爲，其 

中的羌族更要入警者立下「小子無能，甘願上 

門
」這種自眨身價的資身契。

比較起來，現代人的「買資」文明多了，但 

實質上還未完全# 脱掉！

羅 隼

他
氣
一
一可苦她也愛 
與的 

1-L-1-

育涅樂盾

沒海 
矛

£»

法朗友最近自組圏旅遊厦門潮汕 
美是可以想像的。據說尤其*
得的 

等施，同來後大H
M

-3

島風光明媚 
是海灘既棉長，灘上的沙更是幼滑

情

詩

一

束

，說他日還想再去一趟。 

如白粉，海水変有受到汚染，夏 

寓島作爲旅遊點，好像只是近 
日到這裡來游泳，比香港任何 
一 個 

除
ittf

，年前我也到遇潮汕厦門等•
海II

都優勝得多。

處旅行， 5
不曾■
過這個胞名，近 
朋友一行人事卷不知道有這樣 

來則而可以在報章旅 

行社的廣吿上看到，德

份後分派與在 *
的子女，即 

去找一位律師，前後八天16  

妥
，所收*E

不通五百港元 

而已！我共去兩次，去找該 

律師的幾乎都託拚內地方面 

奉務。律師樓本來最多英文 

與英語，我在八天中的兩個 

星期一去，未見文件上有一 

個英文與II

到68

員說一句英 

文
。囘來吿訴次女道：「16  

日上海的律師攫亦重英文， 

•大概目前上意律師棲不然 

了
。可是，我甫律師樓是 

由大律師主持的呢！那邊生 

意很好，主看中比我穿得土

山

香 港
 律 

bn  辦
 

大
 

陸 事 傲

什
麻
旭
方
有
歌
聲 

我
就
企
心
全
意 
NLK
 

在
滝
在
的
江
邊 

在
黄
昏
的 
m-
旁 

我 
一 
個
人
站
在
那
裡

好
久

好
久 

現
在
好

—

有
你在

我
的
耳
邊 

在
我
的
身
旁 

軽
聲
没
唱

你
的
歌
聲 

像
微
雨 
一 
樣 

漏
洞#
我
的
心 
房

^
一"
"
^
^
^
^
^
^
"
"
"
"
^
^
"
"
^
^
^
^
^
^
^
?
 

学
柴:
月
号
彳
扌
 

下
，爲的是怕摸一摸，會
「沾汚 

台北對「探親」條例，又存 
這必須多謝中共當局y
「台
」了証件。囘到台湾時，業已入 

了第三次變化。第一次是「只灣返大陸囘郷探親的同胞」，
大陸探親者，即算西北亨新■ 

許到香港會親」；第二次「只 
一直在港，ei 貼入微。這些年 
、東北去過漠河(
黑龍江，中国 

限年滿五十五歲或以上者」；|!
目一九八0
起計，大陸中 
最北一蘇，乃漠河金*
所在*
，

歌

一個好*
方
，因 
ft不曾 

携備泳衣到來，但也終 

於禁捺不住，在當 *
的 

泳棚租賃了泳衣下水看 

#
。據說目前這個島還未 

有現代化的實館，設施

井U
H

是把它與潮汕厦門的路 

線連在一起。

據e
這個東山島，位 

於油頭厦門之間。從汕 

頭出發，中   

@
澄海、鏡 

平
，推入福建境内，穿

kninll

=1一東山島

現在第三次了，雖然是「電訊 
共巳不再令境外的中国人. 

傳言」，大致是界得住的

|
不限於巳滿五十五16

了
，公務貝除「大官」外

多巳欣 *;
「無親可採」 

者
，不許探親(
妙！)
這

龍江大火時，所有報道忘W
M

提 

及金*
！李鴻章時代   

8
建 

之一).
，你可以在被詢問 

時理直氣壯地回答：「我 

在香港住了二十四天！
」 

*
法律講証據，沒任何痕跡

_
_
_
_
_
_
_
比較簡單。再過些時， 

過詔安，就可抵達，大約是三小時 
僧有高水単旅舍建成，那麽遊人夏 

車程。 

天到來住兩三天，欣賞四圍風景，

爲了解這個島的方位，我查對了日間跳進波浪中間泅游，黃昏在沙 

地圖册，果然可以找到它。缶
島 
灘上慢步，據說：
實可比美於夏 

面向一望無際的南海，县
環
境
優 
威夷。

的不少。J

、 

據說香港方面爲內*
承詔的律師共存八位， 

在內 % 的二妹，到了公証所才了解內胞承詔的 

律師，來信要我去找，對其中兩人還列下堆址 

。信中/
:
「內
-* 在進步，本地律師也吃香 

起來，律師受重視而生意好，是內地的進步， 

無論如BW

走向法治，我相信將來內城所承認 

的香港律師一定會 #
加
。」我然其說。

三級變化，一級比一級寛 #
。
連同港漠僑胞「害怕」了
，尤
，你將嘆「如之何」了
。大槪就 

所以可以推測目立晚報兩學 
其對台灣者香港欲囘郷者，
凭了「媒站」香港辦得一乾二凈 

只是犯「規
」，不是犯「法
」
手續上做得乾乾凈凈。台
湾
發
，於是「會親」而
「探親」、而 

。大約二年內，不許「出18」

給的「出入境証」，香港中旅 
入大陸，而不奉紀五十五了。

他說：「不行，這一杯一定要吃。」這
次
他
提
出
一
件
大
事 

，不乾怎麽可以。

總 
好吧，我就乾這一 
杯
。向他大叫了一聲：「乾！
」說着就舉杯 

布
魅
唇
，一飲而盡。跟着，我就頹然坐下，伏在桌上，閉目養神， 

淮對於周圍發生的事，不聞不問。其實，這只是外表，我時時從眼 

設 
縫中.，向外偸望。我的兩夏耳朶，更是豎了起來，特别留神。那 

法 
位維®

W

家
， *
是放得可以，大II

大笑，不知他乾了多少，後來 

院
，他竟然倒在雄上了。

把 
主人既然醉倒，客人也就散了。他的家人，任由他倒在
16上
， 

我 
也不管他。也許是他身材高大，身・太重，也it*

這ei 率時常發 

与
生
，都見

13 
價了。

囘 
但是我

採訪而已。何以兩 ®
半月.

只看一看，以証明這個人是從 
即
算
美
陸
後
，天癸不至，懐了

八月九月，鬆了又鬆、寛了又 
台北育証到港的。随即給予囘 
一塊肉同台，也沒奈她何。惟男

寬
，一至如此呢？

«
証
，自由出入香港與大陸。
性不可害人「生兩個」也
。

有部「靚妹」電影，IKK故**

根據另 
反常，猜測箇中必然有81

秘
。

亠位退出影壇的「as

妹」明星遭遇編寫， 

如果這部表示以她的身世遭遇爲#1

本的電影， 

就算情節只及實况的八成，.巳狗令人・目 
故事內容有部份眞的是實况反映，那麽，「靚妹

-
施
晚

(@星
期 
份人在大陸有親人，那麽他們 
分别，但人心則
昂
動
。半開半 

.
扌:
U

1

 

也二强夠體會盼望談小組早 
閉肯定會招來埋 
抨擊，去不

台湾當局準備開放民衆前往 
日作出决定的心情。

成的人，要他們口服心不服，則

大陸探 a，14*<

件大大符合 
照我推想，蒋8
3
既然作出 
當初又何必多此一 
舉？ 

人望的快事，凡有親人在大陸 
了開放的决定，他就處該會想 
假
如
耋
蔣8
困
，我不會做這 

的台湾人，真不躍！!

欲試，準
到
，此事是一發而不可收的。

18

笨事。所以，既然說開，就不

■
鶯心了。 

-
明星的不再涉足娛樂圏心態便不维理解了。 

J
 

記憶中，那位已退出影壇的「«
妹
」明 
爲衞往明星生涯而投身影界，不是婚事。娯樂 

內 
星曾S
鬧出過新聞，*
於戦备新

把我送同去。他 

的兩位朋友，自 

吿奮勇，一左一 

右她把我架了起 

來
。把我的兩 8

J^J^

圈第壞人集中地，若然如此 
e:★
早巳 

不容他們立足了。

16

身娛樂圏之後，發展是16*

壇除了 

靠目己明辨方向，建
宗
旨
外
，   

5
得說 

說連氣。
「靚妹」明
星
备1M

「靚殊片」，對 

製作上的一 
些特殊要求認識可能模糊，

聞
，還涉及女童院什麼的，後來 

却見不到下文。

幕 
由於這名「靚妹」演過一部 e
 

刁 
動的電影，拍！*

期間傅出的話題 

不少，特别抢於拍完了這部電影 

後
，竟然堅决地引退，不管片商

備前往大陸會編。

但是直到現在，那個奉蒋經 

園之命掇具辦法的國民黨中常 

委五人小組，仍然還在委决不 

下：究竟是放寛一些好尼，還

賓 是客人，総該設法

窗
手
臂
，拉起來，搭在他們的肩上。最初，我身III 完全放瓢，吊在 

他們身上，後來一想，這樣不好，他們太吃力了，基便号了幾 

養
，睜眼看看，好像迷迷糊糊地，自己也能走了。雖然如比，我

妨大開。大開沒有什麼不好。民 

衆皆大歡喜，難道這選是不值得 

高興的壞事嗎？那才怪！

大開之後，怕民衆一去不同台 

灣嗎？我看未必。個别的也許不

水
晶
城

瓦

松

花
4 

淡
林5

是抓緊一點好？因此一拖就是 
因爲半開半閉，不如不開。從 
再囘台湾，但這對台湾並無什麽

還是好像維持不了平衡似地，一半自己走，一半把體重壓在他們的肩上 

。這樣才像呀。走出街口，走在路上。-
輛旅遊汽車，停了下來。車上 

的人，向着我們說：「醉啦？
」「是啊，」他們就架着我上車，囘到實 

館
，又架着我下車，架着我上電梯，送進我房，把
费
在
床
上
，又把我 

的鞋除了下來熄了燈，才走出房去，輕手8! 脚
，關上房門 

我泥一，這時就站起身來來開燈洗臉，
16點熱茶，再去洗-S- 

4

出多高片酬，她仍然不考慮的一口囘絕。 
在作業時善導演一再苛求難以應承，矛盾因而 

這情形戈一個開始時0116

投身娛樂囲 
重生。這些都可以猜想得到，但影片負責人爲達 

的女IK

子
査
，才拍了一部電影便獸倦如比，連 
到如期目的不度暴4
迫
，却令人不齒。 

大叠鉄票也吸引不到施.，反常得令人不解。亦因 
演員在拍片時因不合作被製片解事不是新聞

幾個星期。

過
書
現
在
，巳育不少人通過 
損失。怕有些人去工陸，帶囘

不知道這五位委員有沒有親 
第三胞區或国家，沉默飽前往 
對台湾不利的言論和事物疇？台 

人在大陸？假如他們都沒有親 
大陸探親，禁
零
不
止
，罰也 
灣既已開放報禁，即表示不怕人 

人在大陸的話，就難怪他們在 
罰不盡。不開，人心不會浮動 
們多話，倘有人敢帶炸弹同台湾

此引起了外間人   

-±探討內ce

興 *
——
既被視爲 
，尤以阜幾年更常18

到
。

一
拖
。但
是
，86

如
他
們
之
害
部
。半
開
半
閉
，和
不86

沒
有
多
大
，這
人
定
萌N
A1
病
。

最近紛紛接到 

好幾位朋友再度 

有
鳥
消
息••
穂 

穂的姓逢將在十 

月出生，亞卿的

何一語：二孤一兩丽

• •

巧

單

錄

巨

個

心

預產期是十月，圖圓及亞芬要稍待明年五月了。

第一 
次做媽媽固然值得恭喜，當
案
稍
大
了
，爲她/
他迎來一 
位小弟 

/
妹
，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。尤其是當第-
名孩子願漸成長後，總希 

望有年紀相若的弟妹作玩伴。#
記得年前亞芬那三歲的女兒
«.嵐剛上幼

稚園，看見别的小朋

友育兄弟 «
妹
，居
然2
 

囘家追婿媽送她一位勿必 

小弟妹。 

k

 

「媽媽暫時沒有空

生孩子，遅一 
點吧！
」 

小
J- 
亞芬正被白天的工作忙 

得頭昏脳脹，只有這樣 

巧對女兒解It

。可是女兒

贝

・ 還是鼓着腮，滿臉不解

* 問：「怎會沒空的，晚上下班後不就有時間了嘱？
」 

童言無忌 
，引得亞芬夫婦捧腹大笑。$ 子
企
望
了
夢
，終於快要盼到 

小弟妹了。上星期看見小嵐凰，她一蹦一跳，高興地吿訴我們： 

「媽媽說明年五月送我一位小弟妹，好嘗！我要做家*
了！」 

「-
個嬌、兩個妙。」是家計會的口號。「一個轟單、兩個開心。」 

是我常常果形容我家小鬼的說話。在此護祝以上諸位老友都開開心心

施
羣
一
個 
3
 

活潑健康的 
為
 

小老二！ 

一4

快

臨

盆

而

寫

半出堂添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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